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贼

——— 彭家煌

新年还没过完，振宇先生又为着父亲的明片，沉入恼

愤中了；明片上除照例的“丹儿学膳费无着，穷年饭谷亦

差数十担”外，还加上“汝敦哥自去年九月入伍后，至今

音信全无”等的寒酸话。他常收到家中索款的信，没一回

照办过，他父亲明知不能将他怎样，但这种信还是一封一

封的寄；他也明知那于己无损，有时且可借此对付向自己

借钱的朋友，然而还是一次一次的恼愤着。本来，家里穷，

再加上敦哥当着兵，而且音信全无，已足够恼人了，这没

脸面的事偏又堂皇的载在明片上，设或给阔友或爱人知道，

甚至给识字的听差浏览一遍，那岂是闹着玩的！因此，他

非常恼愤。不过徒恼无益，愤更不值，为补偿因恼愤所受

的损失计，索兴把家书销毁了，出去消遣消遣，这在他差

不多成了个例规。于是他咬紧牙齿，手指头全神贯注的抓

着那明片，差不多几世纪以来蓄积的怨毒至今才碰着机会，

得以发泄净尽———就使劲的一扯。明片粉碎的飞进字纸篓

里后，他抽了两口气，擦着火柴吸烟，可是神经更加兴奋

起来，皱一会眉毛搔一会头，一种受了羞辱的苛酷而愁烦

的样子全露在脸上。

“敦哥除了当兵不能做别的。当兵自然免不了危险，如

果阵亡，也就算了啦他一世。”“丹弟的学膳费，⋯⋯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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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多块钱若不在正月初五那天花完，即令不寄家，也不

至死在公寓里烦闷。”“半个月没出门啦，昨儿雇着车满想

一进老张的门就叫他垫上车钱再开口借，他不在家，就原

车访老徐，访老陈。他妈妈气死人，辗转的奔波，鬼影子

都没有，仍然挺尸样的回了家，叫听差垫了十五吊，这算

是逢时遇节对他慷慨过，不然⋯⋯”“灵芝芳的《馒头庵》

偏在这时候开演⋯⋯自从邀人捧过她两回后，听说现在很

能叫座儿啦，那小妞压根儿不错，我不捧，总归有人捧的。

一回生，两回熟。再捧两趟，说不定就可上她家去遛搭。”

“老罗作过几次的东，和他是新交，难道一次都不回礼，薪

水七八十元一月，好意思！只是钱⋯⋯嗨，有啦，明天预

支薪水去，管得了那些！”

不管身边半个“乾隆通宝”都没有，他想排遣脑中的

“敦哥”和“穷年的饭谷”等，瞧着身上黄生生的大氅，贸

然发一发狠，不答价就跳上车，吩咐车夫在单牌楼歇一歇，

车抵目的地，他跳下来走进有“当”字的大门，刮下大氅

往柜台上一抛，那神气好像是：“老主顾，狐皮袍九成金的

闷壳表都当过，件把大氅算得了什么！大爷虽则穷，总还

有大氅当。”伙计照他所要求的数目，给了他十圆，他象当

店里的大掌柜一般跨出来，不可一世的跳上车，指示车夫

往游艺园的路上奔，心腔突突的嫌恨车夫追不上汽车，游

艺园的包厢会落空，游艺园里丽人们的脂粉浓香会徒然的

向天空飘散，心爱的灵芝芳会等着心焦而意懒。车夫喘着

气，冒着汗，腿儿跟不上，全不看见似的只顾使劲踏着脚

铃催。软弱的夕阳已给严寒逼上了万家的屋顶，夜幕渐渐

在跟前开展，冷气一丝丝侵入腋下，朔风一阵阵送进裤脚

2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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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他虽有些抖颤，但腰身扭一扭，肩上的负担倒是轻松

了，裤里有新鲜的气流漾动着也颇有益于卫生。“敦哥至今

没音信，许他忙着当排长，迟早总会荣归的。于今当老兵

的谁肯白卖命！家中的苦况，算得了什么，这年头那家有

剩的！”这念头飞燕掠水一般的飘逝了，翻腾着的主要的打

算，却是“请老罗老周等，连自己，门票一元少不了；包

厢三元；小有天的和菜，不，点菜，三元；香烟和杂费至

少一元半，剩下的还公寓的听差，好维持以后的信用。逛

他个痛快，他妈妈，逛他个痛快。包厢顶好在前排的中央，

那末，她一出马就瞅得见，心里一定惊喜的跳着叫：哟，

我的他坐的还是包厢呢！⋯⋯那简直不待捧，她眼眶里那

对活溜溜的珍珠儿怕不会向我怀里滚！单怕惹乱她的注意

疏忽了做工倒是真！”

兴尽归来，已是夜阑人静的时候。老罗不便回家，振

宇先生邀他到自己的公寓去。

公寓在后门外僻静的街尾。振宇先生的卧室在院南。

院西的一道墙，塌下一大块，下面堆着预备补墙的泥砖，

排成二尺高的长方形。卧室是狭长的，窗和房门朝北并开

着，窗下摆着桌椅，床在南头。房门口的壁上挂着些春服，

桌椅上堆着他俩新脱下的。

在老罗的呼呼的鼾声里，时钟敲了两下，那时房门口

咯吱吱的响着，耗了啃东西似的。

过十二点睡，便通宵难得好睡，这是振宇先生的老毛

病。况且白天他过于劳苦奔波，神经系起了“恒动”性，

那时就不肯停止运用。他虽是闭眼仰睡着，实际上，灵魂

是在乱梦的状态里，在接近他的理想的另一个世界里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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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世界里，他是有威权的天使，能任意指挥一切，满足一

切。他由父亲的明片上演绎起，俨然的看见敦哥穿着脏透

了的灰衣，废疾院的残伤者一般，托着过重的长枪，摆在

壕沟里瞄准，消瘦的脸上，生气全无；肚皮贴着背脊，软

弱到不能随意的转动。那完全是饥饿压迫他，命令驱使他，

机械的勉强的挣扎着，生命在杀气森森的枪刺上摇晃。唔

———敌人的通红的炮弹从天边闪出，冲破浓云，斜落在他

那不幸者的壕沟里，哗喇———他消灭了，他的同伴消灭了。

唉，可怜，这算了啦他一世，难怪音信全无！爹妈从此别

挂念了吧！我也别挂念了吧！孤寂的他在消灭之后还有我

在遥遥挂念着，魂如有灵，该记取我这点手足之情吧！如

果这是梦幻，那便还得挂念，还得忧烦，而且也没用，甚

至今生再能相见，更没用，除非他仍往一个枪炮堆里钻去。

他不能做别的，也没别的给他做。在这世上，他徒然留着

不良的印象在人们的脑中，粮食缺乏的家庭里徒然增加了

消耗。⋯⋯

在老罗的呼呼的鼾声里，时钟敲了三下，房门口还是

咯吱吱的响着，耗子啃东西似的。

振宇先生觉着自己并没睡熟，又侧转身朝里面试试看，

但头上发热，热水似的在酝酿着沸腾，脑中思虑的火继续

的燃着：涵瑜，你的嫂子也到了游艺园，她最爱逛那儿的。

她曾在你面前说我来着，说我家里铜钿没有，薪水一眼眼。

哼，小有天里吃着满桌酒菜的是谁？她缩在角落里正吃着

一碗素面，忽然瞧见我，三口两筷将面装下肚就赶快遛着

走。她好像瞧见我没穿大氅，但这是逛，并不在乎礼貌，

大氅交给听差收着也作兴。我堂皇的在坤剧场前排的包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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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坐着，多写意！不怕她穿得很标致，还是由杂座里躲到

新剧场的人堆里去，她还许逢人偏说包厢里是她妹子的未

婚夫呢！哼，那样的逛也算是个老逛家！像她那种上海人，

一粒花生米要做几口吃，表示口里常常有的吃，我吴振宇

就瞧不起！⋯⋯

在老罗的呼呼的鼾声里，时钟敲了四下，房门口依然

是咯吱吱的响着，耗子啃东西似的。

振宇先生还是不能熟睡，他有点心焦意燥了，但黑越

越的天地颇适合他的幻境，他在床头辗转反侧的真是闲愁

万种，幽怀沉结，一切的一切，他所感觉的只是渺无边际

的空虚。于是他俯着身子睡，脑门里又换了一个花样：可

惜同床的是老罗，不然正好并头⋯⋯床是这么的窄！灵芝

芳的确向我笑过，射过多少回媚眼。但是还得努力的捧，

现在就追她的马车是徒劳。唉，牺牲大氅去逛，究竟是打

肿脸称胖子的事。不过，逛得老罗他们个个都开怀，于自

己的情面总算过得去，往后该叨谁的东，我算算看，嗯，

老周好像在预备请吃一台花酒。⋯⋯

在老罗的呼呼的鼾声里，房门口比较强烈的响了两下

便蓦然寂静了。

振宇先生恼闷的转身向外睡，索兴张开眼睛看天亮了

不。窗纸上蒙着一片深灰色，房门口处却现出半截淡白色

的天空，星星一眨一眨的似在开玩笑。他微微的咳了一声，

可是那淡白色突然伸长了，好像房门开开尺把宽。但在几

分钟的寂静中，那淡白色又缩短了，给什么障着了似的，

他受了强烈的刺激一般，胸部一起一伏的跳动着，捏了老

罗一把，但老罗却是很闲逸的合著节奏打着鼾。他想再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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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静，但是一种恐惧逼来，不容他再侦察。他不信妖魔的，

他决定那是偷儿。“糟啦，偷儿在门口一伸手，桌椅上的皮

袍马褂和壁上的一切，会一扫而光，对不住老罗还在次，

明儿个怎么好起床，那儿来的第二副本钱再添制！偷儿是

刚来倒还不打紧，单怕他是最后的搜索！妈妈的，来不及

喊醒老罗啦，得吓他个措手不及，追回原赃才算数。”于是

他扔开被，赤着脚，纵步跳下床，“贼来啦！”他喊着助威，

追出了房门，顺手拾起两口断砖，继续凶狂的嚷：“你爬

墙，你爬墙，我送掉你的命！你动，我开枪打死你，妈

的。”他就如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鼓起毕生的勇气去应敌，

深夜中的虚伪的咆哮竟将偷儿压服了。

“怎么啦，怎么啦？”老罗惊醒后，喊着奔出房。

“贼，贼，老罗，只有这儿是出路，我守在这儿，请你

快快叫醒听差点灯来。”

两个听差持着灯来了，偷儿将头藏在砖堆的角落里正

同鸵鸟见着人埋头沙里一般的可笑。他被捕时瑟索的立起，

本能的挣扎了两下便无抵抗的低了头，脸儿黑瘦得可怕，

身上穿着一套泥色的夹裤褂，比尘埃还脏。他在抖战中似

乎不知道这世间有他自己。

“打，打，打，偷东西啊！打！”振宇先生磨着牙齿，

晾出蓝筋突起的拳头在偷儿的眼前晃动，“简直没有王法

了，非把他打死不行！”

“还是把巡警叫来吧？！”听差提议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吊起来打他个半死半活再交给巡警。”

振宇先生始终坚持的要严办。

“天快亮了，我看短了东西没有，再瞧着办吧！”老罗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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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。

偷儿在听差手里屈服着，振宇先生和老罗即刻进房查

看，什么都没短，又都跑出来。只是振宇先生的甜蜜的梦

被闹散了，而且受了虚惊，他决不肯轻轻放过那可恶的偷

儿，还是跳起来嚷着“打，打，打！”

“唉，打他干吗？这种人也是没法才做这事的。不过他

进错了门，他是个倒霉的贼！哙，你看对门房里，门还是

敞开的，皮袍大氅挂着好几件呢！”老罗用闲逸的口吻说，

又指着那羞怯到万分的偷儿，“贼啊，你太倒霉了啊！偏偏

走到我们的穷房里来，偏又遇着这位先生———手指着振宇

———醒啦！”

“老罗，你真见鬼，这种贼骨头你跟他开什么玩笑。这

次不警戒他，下次他又偷别人的。你优待他，他将来不会

优待你的。你说他倒霉，如果他今晚在这儿发了财，那就

该咱们倒霉了。真见鬼，真笑话。”

“这不是笑话。咱们现在是正倒霉的时候，他光顾了，

即令不被捉，也就是倒霉透了顶。若果咱们现在是发财的

时候，就让他今晚不倒霉也算不了什么！你说优待，不打

他，这算得是优待？”

“你的话不近人情，你去瞎煽你的，我是冷，我要穿衣

去。”振宇先生十分不高兴的进房穿了衣。“冷”字提醒了

老罗，老罗跟着顶了他几句：“冷吗？何如！你也知道冷。

我想凡是生物都想活，这条路上不能活，便在那条路上活，

总是打着主意要图活。就比方他———手指偷儿，一壁自己

也往卧房移动想穿衣———吧，不一定就想靠‘偷’来活着，

不过‘偷’也是他一种暂时不得已的生活方法罢了。你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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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那枯瘦如柴的样子，那恶心的单薄的衣服，在这样冷的

晚上，他那能不想打点生活的主意，你别打他，我是爱管

闲事的，倒要去问问他看。”老罗一壁穿衣服，口里还是不

断的叽咕着“唉，一切的生物总是不择手段在谋活的，一

切的生物总是⋯⋯”

“好，你问他去，我不管。”振宇先生消极的抵制着。

那时偷儿也已被押进了房。

“喂，我问你，你干吗要做贼啊？———你说啊，低着头

干吗？我们不一定要办你，你老实的说啊！”

偷儿缩做一团的战栗着，他以为老罗还在跟他开玩笑，

始终低着头，后来被逼不过，才死气沉沉的眼睛向老罗翻

了一下，他为老罗那和蔼而诚挚的表情所激动，他顿觉以

前的话不是开玩笑，他相信他是天地间的极好的人，他为

他的真实而伟大的感情所支配，眼泪蜿蜒的流下，腿儿慢

慢的弯曲了，蹲在地下，终于颤着嗓子说：“先生，我不敢

瞒您，我，我，我是个逃兵，由阵上逃出来的。到这儿三

天了，没得吃，没得穿，也没地方住，靠人家布施，大半

天也接不到几个大，不得已才干这下流的事，下次可真不

敢了，请您开恩放了吧！若是上头知道，这条命还不如

⋯⋯”偷儿说着，捣蒜一般的叩头。

“你别叩头。”老罗挥手止住他。“我不把你交巡警就

是，你放心，再说下去吧，既是好好的当着兵，干吗要逃

呢？”

极苦闷的表情呈现在偷儿的脸上，他不愿旧事重提，

只是摇着头，但他感于老罗那慈悲的样子，关怀他那般的

深切，只得又鼓着勇气放胆说下去：“说起来，唉，话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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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多啦。先生，您不知道先年的兵好当，于今的兵简直是

白卖命。象咱们当小兵的，无非为着一份儿口粮。口粮？

上起火线来，有时两三天见不到又霉又臭的饽饽。在阵上

受了伤，三四天没人管，”他手触着伤处，喉儿给什么塞住

了似的。“大寒天穿的还是这个！”他瞧瞧身上的服装，眼

眶儿红了。“提起饷，每月十块还得扣伙食，三四月不关是

常事。当新兵的还得挡头阵，炮火连天，许进不许退。唉，

讲到当兵，我，我，再世也不想啦。我是大前天晚上开差

时跟弟兄们打伙儿逃的。没想到逃到这儿⋯⋯”

那时候儿，听差的无形中解了严，兴致很浓的听得正

入神，老罗的脸上笼罩着浓厚的愁容，可是振宇先生却在

床边皱着眉头打瞌睡。

“那末，你不想家吗？你逃到这儿打算怎样呢？你家在

那儿？你姓什么？”老罗杂乱的问。

“想是想回家，但⋯⋯”偷儿瞧瞧自己的模样又顿住

了。好象说不出口似的，即刻又改变方针说：“听说我老弟

到这儿半年啦，他是由山西到这儿的。不知他在那儿，干

的什么事。他出门四五年啦！我在营里常常调动的，好久

没写家信。家里也没信给我，我不知我老弟在那儿干事。

我是 P 府人，我姓吴，名字叫吴敦诚，我老弟叫......"
偷儿神经纷乱的，还要往下说。老罗打断了他的语句：

“老吴，这人是你的同乡，又是你的本家呢！”老罗带

笑的瞧瞧振宇先生，又回转头来问那偷儿：“再说，再说，

你老弟叫什么？刚才我不该打岔的。”

振宇先生早已由梦里惊醒，他早就怀疑偷儿的语音怪

耳熟的，“吴敦诚”已使他万分的愕眙，而“我老弟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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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”更是一炸弹，炸得他的灵魂飞溅了满地一般。他在

灯光之下敏锐的隐约的辨出偷儿是谁了，他想不到在几年

的睽隔中，那偷儿的相貌变得那般的凄惨可怕，简直比梦

里所见的还可怕。他也没注意自己的样子也变得使偷儿认

不出，许是他在自己威武的“打”的声音里震悸得不敢抬

头的缘故吧，许是自己离灯光稍远为黑影迷蒙了吧。起首，

他的脸上拼凑着愁烦，忏悔，羞惭的种种颜色，但一目睹

偷儿那寒酸透了顶的姿态，与其卑劣达于极点的行为已暴

露在听差，在阔友之前，那不啻会将自己的一切葬埋了，

他不能将自己的名誉和他的同归于尽，于是各种情绪骤然

转变而为剧烈的恼愤。他不等偷儿开口，暴跳起来，将自

己竖在偷儿和老罗之间，深赤色的嘴唇，不断的朝上翻：

“放屁，放屁，我的同乡没有这样贱的贼骨头，我的本家没

有这种烂污胚。把他带上区去，带上区去，我不能让他在

我房里瞎说霸道的。”

“那何必，那何必，我看这人怪可怜的，送他到区上去

于咱们没有什么益。我刚才说错了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

啊！”老罗竭力和缓振宇先生的盛怒，一壁掏出两块钱来，

说：“喂，姓吴的，你别再干这事啦，强盗收心做好人。好

在离家不很远，你还是回你的老家吧！这里我给你两块钱。

唉，老吴，咱们虽是穷，两块也不过两个子儿一般的，你

也给他两块吧！”

“不是动气，实在的，这家伙太可恶了。老罗，既是你

这样的慷慨，据他自己说又是 P 府人，那末，我带他到会
馆去查查，看有人认识他的老弟的没有。”振宇先生很张惶

的两只眼睛盯着那偷儿。接连的说：“顺便也好请同乡多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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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个钱打发他回去。真是见啦鬼！捉贼，捉贼，捉出那末

大的麻烦来，这是我今生头一次，老罗我告诉你。”不知如

何，振宇先生公然对偷儿开了恩。

偷儿初不料到申述自己的身世会闯出滔天的大祸来。

他虽是出没于枪林弹雨中，早置生命于度外，然而既已逃

出了危险境，又要尝铁窗的风味，这可不值得，而且自己

是逃兵，或许还要受军法的审判和处决。他为着不绝如缕

的生命，又起了动摇，于是又颤栗着，又泫然的流泪了。

一直到振宇先生赦了他，他才匍伏在老罗的跟前叩了两个

头，勉强的收受两块钱，随即又向振宇先生跪下去。当他

诚虔的叩头时，老罗的“同乡”“本家”在他的耳里似仍在

荡动着，卒致引诱着他向振宇先生大胆的看了几眼。振宇

先生脸色很难看，不情愿受这卑劣的偷儿的敬礼似的，头

转向着别处。

白日钻出了浓云，普照着大地，偷儿换了一套半旧的

棉裤褂跟着振宇先生在往会馆去的路上交谈的走，到了会

馆后，振宇先生关照管事的，请他收留这流落京华的一位

同乡。于是那偷儿暂在听差的房里住着。

当那间房里没有别人时，振宇先生颓丧的立在房门口，

瞧着那偷儿说不出一句话。心里不知是恼愤，是羞辱，偷

儿却伏在桌上抽噎着，他回忆军中的生活，逃遁时的惶恐，

在街头行乞时的丑态，在公寓偷窃时的苦心，与老罗，振

宇先生的脸子，他不由得抽噎了。

“唉。”振宇先生叹了一声，“哭什么，我真不好怎样的

骂你。我告诉你：在这儿我不许你说我是你弟弟，你明白

吗？”最后的两句话，声音是轻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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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馆里的听差———老王———走进房来，振宇先生很神

气的吩咐道：“老王，你陪他去洗个澡，吃吃，逛逛，听见

吗？”老王欢喜的答应了。振宇先生掏出两块钱给偷儿便走

开。即刻，以援助同乡的名义，在会馆募起捐来，以他平

日应酬之周到，公然在几刻钟内募了八块钱，很高兴的回

了公寓挺了一大觉。

下午，他到衙门里预支了半个月薪水便出来，看了几

家公寓，不能自己的又到会馆去。

偷儿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振宇先生又在房门口站着，默

默的，默默的，眼光炯炯的射着那偷儿，脸额上的蓝筋皱

成交织的河流一般，真像谁该欠了他十万八千的不高兴。

他从偷儿头上看到脚上，看透他的骨髓，看透他的全体，

总而言之讨厌透了顶。于是一把无名火烧起来了，便开始

对偷儿烦，算是抑制着盛怒的对他烦：“不知道你如何这样

爱睡觉，唉，我一见你们这种人就头痛！好好的兵不当，

要这样的没志趣！”在茫无头绪的千言万语中，他只随便挑

选了这几句。

“兵实在是当不了，我情愿安闲自在的饿死。”

“那末，你还是回家去，搭晚十二点的车。”

“回去怎么办呢？做手艺，学我那行的于今又不行时，

唉，还是请你留留意找找事看吧！”

“找事，找事，有什么事可找，这副样子你别再在这里

丢我的脸啦。还想找事，我为你气够了。”他的牙齿似乎又

在磨砺着。“唉，昨儿接到爹爹的信，说你音信全无，又说

些丹弟的学膳费无着和穷年的饭谷什么，饭都不够吃，丹

弟还读什么书，读了什么用！”他提起明片上的事又恨起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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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来，最后才归到本题上：“爹妈很挂念你，出门大半年也

应给个信他们，只顾自己在外面去瞎混！我看你还是今晚

动身回去的好。登在这儿，有什么好处，嚼用这样的贵，

我是自己还管不了。像你这样子找得到什么事，莫在这里

丢我的脸！”

偷儿的神情异常的沮丧，他望了振宇先生一眼，默然

的将头低下去。

振宇先生在身边掏出一包现洋来，往桌上一压：“喏，

这是十五块钱，连早上的四块，除了路费，总还可到家十

多块。回家后，你对爹妈说，我每月薪水不过二三十元，

衙门里欠了好几个月不发，应酬又大，脸面又不能不顾，

暂时是无论如何没有钱寄回去的。”说着又敷衍了两句，

“唉，四五年没回家啦，看六七月能回去转一转不。”

老王端了一杯奉承振宇先生的茶来，振宇先生即刻吩

咐道：“老王，晚上十一点时，你陪他到北车站去，替他打

好票，送他上车噢，车十二点十分开，别误了事！喏，我

给你半块钱喝酒！”老王微笑的谢了。那时同乡也有关怀那

流落者的，站在房门口探望，振宇先生当着他们显显自己

的功能：

“唉，为别人的事，受了劳苦还得掏腰包。除了你们替

他捐的八块之外，我一个人还给了他十五元。老王都看见

的。”老王跟着补了一句，“是，十五块现洋。”

“唉，好人难做，于今的世界好人难做。”振宇先生苦

笑着朝同乡的点点头，立刻走出会馆去。偷儿在房门口痴

痴的目送，他瞧着振宇先生那深毛的羊皮袍，那柔软的獭

皮帽，那金丝眼镜与夫那一画一画的打狗棍，自恨没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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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叫他一声弟弟，于是做梦似的怅惘着，眼眶儿又潮湿了

一回。

后门外的僻静的街尾的公寓门口停了三乘黄包车，门

口堆着好几件行李。振宇先生挥着打狗棍指挥车夫搬运着。

“嘿，你搬家吗？搬到那儿？”老周来了，问。

“唔，住在这儿不妥当，搬到鼓楼后身的大成公寓试试

看。”

“老罗说你昨晚捉着一个贼⋯⋯”

“管他干吗，早已打发他走啦。”

“喂，游艺园今晚的戏是灵芝芳的《宝蟾送酒》，我已

经打电话包好了厢，你一定去的吧！到七点钟我同老罗来

邀你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现在很忙的。”

“去的，去的，今天闷极了，正想逛他个痛快！要叨你

的东那受当得起！那受当得起！”

行李上了车，振宇先生也上了车。他侧转头向院内的

断墙连连的望，一壁应酬着老周，车行了几十步，他还点

头的口里咕噜着：

“去的，去的，不必来邀了，咱们在游艺园见就是，一

定的！一定的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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